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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生，請問您需要買朵花嗎？」 

  查理低下頭，印入眼簾的是一名穿著樸素的少年，手裡的花籃破舊，可是裡

頭的花熟悉得讓查理眼睛一亮，一問之下，才知道原來這是西南方島嶼的品種。 

  「那剛好是我的家鄉呢，不如我把剩下的全買走吧。」他拍了拍少年的頭，

「還有，賣完就早點回家吧。」 

  「祝先生有個美好的一天。」少年說完，便帶著空的花籃往火車站外走去。 

  當作是給遊子歸鄉的祝福吧，查理百般無聊地數著花，低頭等待火車進

站。 

  離鄉背井二十多年，在得知自己的保母過世後，才悠然想起自己已經太久沒

返鄉，連她的身影和聲音都記不太得了。 

  她一定死不瞑目吧…… 

  如果送這束花給她的話，能不能得到原諒呢？ 

  「喀啦喀拉──」從老遠就聽到了輪子的擦撞聲，火車即將進站，查理提

著一大箱行李，上了火車。 

  查理買了一對位子，對面雖然塞滿了行李，可沒有人的座位還是顯得寂寞。     

  也許是因為無聊，他看向窗外，外面的景色雖美，可是，卻讓他感到了時代

的演變，不免發覺自己已經老了。 

  想起自己以前和杰森來坐火車時，外頭都是烏煙瘴氣的。 

  大概是當初的事情過得太久，久到他有點想不起當時焦躁與緊張的心情，但

是卻還記得杰森露出的笑容。他瞇起眼，想了想當時他們到底說了什麼，才會讓

他每次提起杰森，都會想到那一天的事。 

  最終他還是被當年的蒸氣熏了眼，慢慢地想起了當年的年少輕狂。 

 

  杰森．威廉士對查理．戴維斯來說，大概是全世界上最可憐的小孩了。 

  第一次見到杰森，是在他們家的大門口前，那時父母在外經商，請了梅格阿

姨來照顧他。她那天剛要準備午餐，外頭的門鈴就已經響了起來。 

  「哎呀，平時郵差沒有那麼晚到啊！」 

  梅格阿姨出去應門，查理則拉著她的裙角，從後面偷看。 

  打開門，是個穿著邋遢的棕髮男孩，大概比查理大了 3、4 歲，身上的衣服

和破抹布一樣。 

  「我不是要你別在我工作時跑來嗎，你爸呢？而且你今天不是應該去教會

嗎？」她的聲音盡量壓低，卻還是藏不住話語裡面的怒火。 

  「我被他們拿藤子鞭趕出來，而且爸也不在家，我只好來找妳。」面前的男

孩縮緊了身子，聲音小得和蚊蟲一樣。查理根本聽不清他說了什麼，只是下意識

地覺得對方可憐。 

  梅格阿姨和教堂裡拉斐爾所畫的的聖母像一樣，是世界上最溫柔的人啊，如

果連她都會不耐煩，那他肯定不是個好人吧。年幼的查理開始胡思亂想。 

  可是他看起來骨瘦如柴的模樣，讓查理忍不住心生同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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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梅格阿姨，不如讓他進來一起吃飯吧！」這個人大概連飯都沒吃吧，真可

憐──他亂下了定論。 

  「不用！我現在馬上把他打發走。」 

  眼看下一秒可能是一頓打，男孩閉緊了雙眼。 

  如預想般的拳頭沒有打在自己身上。 

  他茫然地睜開眼，看見查理拉著梅格阿姨的手，搖了搖頭說： 「讓他進來

吧，反正爸媽也不在啊。」他的眼睛閃著波光，和海水一樣。 

  她最後還是答應了他，讓少年進屋。 

  從那一天開始，就注定了杰森這一輩子，都會被查理牽著鼻子走的事實。 

 

  也許是因為騎士文學看得多，查理從小就有豐富的憐憫心和幻想力，他認為  

杰森像是故事裡面可憐又什麼事都不會做的老百姓，而自己就是來拯救他的，就

算在事後知道了他是梅格阿姨的兒子，他的想法早已根深蒂固。 

那天之後，他們變成了朋友，查理釋出善意，而杰森對他也有些尊敬，不知不覺

兩人變成了親暱的關係。 

  查理沒有猜錯，他果然是個可憐的人。 

  爸爸是個酒鬼，媽媽去當保母賺外快，家裡的經濟情況可想而知。 

  一天，他們兩個人一起看著故事書，一起討論未來的夢想。 

  「我想要成為英勇的人，像神一樣拯救世人。」查理說得很隆重似的，還誇

張地伸出了雙臂。 

  「是嗎，真是偉大的夢想啊。我倒只想看看海呢。」 

  「那種普通的東西有什麼好？我早就看過好幾遍了！我的父母常常跑船，一

天到晚都在海上，都快膩死了。」 

  「可是我就是沒看過啊，好想去看看啊。」 

  「好吧，那我們兩個就約定，以後我們賺到了錢，就一起去吧。」 

  「真的嗎？」 

  「當然！而且你只要付最便宜的部分就好，剩下我出。」 

  「不行啦，這怎麼好意思。」 

  「那你以後就對我好一點，就像是對待神一樣，那樣錢就抵消了啊。」 

  「那還真是一個好主意呢，呵呵。」 

  兩個人的話題到此結束。 

  這樣從憐憫心開始的情誼，由另一個人的包容挨過來的友情，注定是悲劇一

場。 

 

  很快的，十年過去。 

  原本比杰森矮了一顆頭的查理，也抽高了身子，現在就算要俯視梅格阿姨也

完全沒問題。 

  反倒是杰森，也許是因為總是彎著腰的關係，又或許是因為更多原因，他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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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歲開始就沒再長高，而且還有逐漸蒼老的趨勢：頭髮沒有以前捲曲，瞳孔更

像是被白霧瀰漫一樣駭人，身材也和農田裡的稻草人一樣單薄。 

  要說十二歲那一年發生的事，其實沒什麼不正常，簡單來說，杰森在那一年

開始工作了。 

  杰森工作的地方是在市區的一個玻璃工廠，當年，童工就流行於當年的大不

列顛，畢竟身價便宜，誰不會喜歡呢？  

  有一天杰森的爸爸喝完酒跌進了湖以後，梅格就決定讓他正式上工，也不用

去教會了。 

  當然，他們交談的時間因此減了許多，但這並不影響感情對吧？起碼杰森是

這麼想。 

  可是查理不這麼認為。 

  五、六歲，他們剛認識時，查理什麼都不懂，只覺得有了一個朋友，就像有

了一個世界那樣有趣。但漸漸的，他去了學校，交友圈也擴大了，知道同情心不

是對每個人都適用，。學校裡頭的人個個都比杰森聰明，也比杰森乾淨，這時他

才發現，難怪梅格阿姨當時不想讓他進門，也許連她也知道自己的兒子和其他同

年齡的人比起來是多麼 「特殊」 。 

  如今，他已經十六歲，而杰森二十歲，在查理眼中，杰森已經和窩在路邊的

流浪漢沒什麼兩樣了。 

 

  戴維斯家的家族事業，說好聽點，叫經商，實際上是販賣黑市用品。畢竟不

是什麼光榮的行業，所以他從來沒和別人提過這件事。即使知道總有一天紙會包

不住火，只是，他不知道會燒得那麼快。 

  其實那一天也和平時沒什麼不同，他的父母理所當然的不在，梅格阿姨從市

集回來，著手準備今日的午餐。 

  當然，他早已經不再邀請杰森到家裡來，梅格阿姨像早知道這一天會到來一

樣，沒有說什麼。 

  突然間，門鈴響起。 

  不等梅格阿姨去應門，他悠閒地走下樓，打開門。外頭什麼人都沒有，只有

一封信，靜靜地放在墊腳布上。 

  沒有任何屬名，但查理一打開信封就知道了，那是屬於自己最親愛的叔叔的

筆跡，原以為是普通的噓寒問暖，又或是一些從海外帶回來的新消息，但一打開

裡頭的信紙時，他錯愕地瞪大眼睛。 

  查理： 

  我聽到了消息，警察查了你父母的船。他們剛好不在那艘船上，所以先去了

附近的國家避難，你不用擔心。 

  可是糟糕的還在後頭，以警察搜索的速度，幾天後就會查到你家。記好，你

明天六點前必須到港口，到時候拿出這封信，找到船號 340，馬上去，那個船夫

是你認識的，不要把這封信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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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跡寫得潦草，紙上還有一些髒汙，讓他知道了事態有多麼焦急。 

  起初他不信，這肯定又是附近孩子的惡作劇吧。 

  叔叔的家離這裡不遠，去看看他吧！他一定會和以前一樣，溫柔的摸摸我的

臉，再給我更多好東西吧！ 

  要說近也不對，遠也不然，全程跑過去的話也要十分鐘，再加上查理從小沒

做過太多激烈運動，到達那裡時，正午已經過了。 

  他氣喘吁吁地靠著牆角，不可置信地抬起頭。 

  與查理預想的完全不一樣，叔叔的家已經被封鎖線圍繞，附近到處都站滿了

警察，了解事情真的不太妙，不顧自己還喘著氣，馬上跑開，不讓警察有看到他

的機會。 

  完了，怎麼辦，應該先回家收拾東西嗎？要是已經被那些警察發現了蹤跡該

怎麼辦？找朋友嗎？不！要是自己的醜聞被傳出去，他們會怎麼想我呢？而且，

以表面上的交情來看，他們也不見得願意在他困難時幫助他。 

  要是不想好辦法的話，甚至去不了港口啊，到那兒最快的方法，就是搭火車，

可是查理現在身上連一英磅都擠不出來，一定得去找個人幫助他才行。 

  如果朋友不行的話，那也只剩……一個熟悉的名字跳出腦袋，沒錯，也只剩

他了，他說不定會願意幫我！ 

  「杰森！」 

   

  杰森的家還是那麼破舊，門一敲好像就會裂了似的，所以他在門口前大喊： 

「喂！杰森！你在家嗎？在的話就開門！喂！」 

  該死的，又在工作嗎？他忿忿不平的在他家的門口前來回踱步，想著接下來

該怎麼做才好。 

  過了幾分鐘之後，門終於打開了。 

  「你是誰？」杰森努力瞇住眼，想看清對方的長相。 

  熟悉的聲音出現，查理欣喜地抬起頭。啊，是杰森，這時連他身上的汗臭味

都像是百花香一樣美好。 

  「是我啊，看清楚一點。我想和你說說話，一起進屋吧。」就算很緊急，這

種話題也不是能在大庭廣眾下說出口的。 

  「原來是查理啊，嚇了我一跳。」他露出了微笑。 

  進了門，確定門是鎖死的以後，查理拉住了他的肩膀，誠懇的神情彷彿一輩

子都託付在對方的手上。 

  「杰森，你以前跟我說過，你想看海吧？我因為一點急事，所以現在需要馬

上前往港口，而且還可以坐到船喔！前提是你要能付出兩人份的火車錢。」把預

想中的話說了出來。 

  「什麼？」他的表情很錯愕，也許是因為太突然了吧。 

  「拜託你，只要十八磅就好！有了這個的話，就可以實現你從小到大的夢想

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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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手上是有我和我媽最近的生活費，只是，這樣真的好嗎？而且你要

搭船去哪裡呢？」他握緊了手，看起來像是在猶豫。 

  「聽著，回來後要我父母付兩倍到三倍的錢都隨便你，而且很快。至於去哪，

你只要好好相信我就好。所以，一起走吧。」查理施了更多力。 

  他還在猶豫，可是我的時間沒辦法等他那麼久，也許我應該敲昏他，趁機拿

走他的錢，甚至威脅他和他的母親──查理的思想已經被惡魔佔據，哪怕傷害自

己曾經的朋友。 

  「好，我答應你。」 

  「……你說真的嗎？」連查理自己都不太相信，那是從前身為童工的杰森賺

了一個多月的錢，即使長大，想必那些錢也不多到哪裡去。 

  「嗯，畢竟你小時候常常幫助我啊，而且我相信你。」他轉身去收拾了行李， 

「如果很快就能回來的話，剩下的錢媽媽還夠用的。」 

  相信，那是一個多麼天真的詞彙，聽到杰森這麼說，查理的身體不禁顫抖了

一下。 

 

  「先生，請問要買朵花嗎？」看似年幼的少女踮起腳，拉住了查理的袖口。 

  「不用。」哪有人會在火車站買花啊？ 

  「真的不買嗎？那個小女孩看起來好可憐，冬天還要忍著寒風賣花。」 

  「你要買就買，反正那是你的錢。」 

  也許是因為當年的童言童語，也許是因為自己已經比對方還要高、還要尊貴

的緣故，或許是因為他再也不想管那些叫同理心的鬼東西，查理對杰森的態度並

不友善，但對方好像是因為奴性慣了，臉色倒是一派平和。 

  「那我就買一朵了喔。」他笑道，及肩的頭髮隨著表情變化而擺動。 

  「為什麼要買那種路上摘就有的東西？」 

  「就算在路上有漂亮的花兒好了，我想我也看不太到了。」 

  「……是喔，啊，火車要來了喔。」即使不太能理解話中之意，但查理下意

識的覺得，一旦提起了這個話題，他不再理會杰森的決心絕對會被動搖。 

  「……說的也是，上車吧。」 

  抬起了行李，走向屬於他們的位子，他們買了一對座位，所以不用跟別人擠

在大眾座位上，只是因為杰森的行李太多了，所以他的位子還是擠得不像話，查

理堅持不能放到他的位子上。 

  「就說了不用帶那麼多東西了。」 

  「因為你什麼都沒帶，所以我才多拿了幾件衣服啊。」他並沒有在諷刺他，

但嘴角的微笑卻勾起了查理的怒火。 

  「我要睡覺了，到了再叫我。」 

  「在這麼陡峭的鐵路上還能睡著，你真厲害。」 

  忍住了打人的衝動，畢竟出錢的人是對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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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實際上，查理的確睡不著，先不說那路顛簸得不像話，光是車上飄出來的異

味就已讓人作嘔，而且現在自己的身份可是逃亡犯，只差警察還沒確認目標罷

了。 

  眼前的杰森當然什麼都不知道，雖然對於把對方拖下水感到良心不安，但對

於在杰森面前該展現的驕傲，馬上又把這愧疚之感壓了下去。 

  「吶，不告訴媽媽真的好嗎？我就算了，她肯定很擔心你。」 

  那個女人嘴巴太大了。聖母像裡頭的婦人都看起來沉默寡言，她要是能再安

靜一點就更像了。 

  「你說，船是會搭到哪邊去呢？是日耳曼民族的聚集地嗎？還是古羅馬的文

化遺址呢？」 

  不知道，不過我想應該是附近鄰近的國家。 

  「你真的睡著了嗎？」 

  當然睡著了，所以不要再講話了。查理心想。 

  杰森嘆了一口氣，接著，露出了認真的神情。 

  「我一直很猶豫要不要告訴你這件事，不過你那麼聰明，肯定已經猜到了吧。」 

  「我的眼睛，大概是因為在玻璃工廠工作了很久的關係，逐漸看不到了。」 

  「跟我同期的同伴走得走，死得死。也許下一個死的人是我也說不定，我一

直這樣認為著。」 

  「我知道你厭倦了和我相處，但我還是遵守了要對你好的約定，而你也遵守

了你的約定。」 

  「你還記得，小時候你說等我們長大，一起去看海吧？但我沒有想到你那麼

快就要去，真是嚇了我一跳，雖然我不知道自己能不能清楚地看見海，但是，謝

謝你。」 

  杰森沒有再說話了，只是靜靜地看著窗外，笑了。 

  明明已經快看不到任何東西了。 

  查理緊閉著眼睛，不讓眼淚有任何流出來的機會。 

 

  那已經是二十年前的事了，但查理還是忘不了它。 

  車子到了站，他下了火車，轉往港口走去，這次他是搭著一般船艙的遊客。 

  「抱歉先生，要帶動植物出境的話，要先經過申請。」有個穿著海軍服的男

人在入口處拉住了他。 

  「這一袋拿去。」約有一個拳頭大的小布袋，裡頭錢幣擦撞的聲音，不免讓

人遐想。 

  「如果您堅持的話。可是，恕我直言，一模一樣的花在英國也是買得到的，   

您繳交的錢甚至可以買下更多花束。」 

  「不了，畢竟買下的目的不一定會一模一樣啊。」 

  男人面露不解，查理也沒有多說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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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算火車站的風再怎麼寒冷好了，也絕對比不上港口那種濕冷的感覺，查理

後悔自己沒帶外套的同時，杰森拿了一件大衣從後頭為他披上。 

  「我的衣服對你來說太小了，所以這是我爸的。」 

  「難怪一身酒臭，要穿你自己穿！」 

  查理並非不領情，只是看到對方單薄的身影，難免感到了些良心不安。 

  「話說回來，那個就是大海嗎？感覺和故事書上的不太一樣。」 

  「哪裡，不都藍藍的嗎？」 

  「應該要有很多沙子和貝殼才對啊，這裡怎麼都黑黑的啊。」 

  「那個是石頭。而且有很多沙子的地方，那個叫沙灘，而這裡是港口，沒有

那種東西。」 

  「原來是這樣嗎……」 

  「……如果你想要看很多沙子的話，之後搭完船，我再帶你去找。」 

  「真的嗎！謝謝。」他又笑得一臉開懷，還真是容易滿足。 

  現在已經不只是良心不安的問題了，他不知道自己和船夫的交情，能否說服

他讓杰森上船。 

  再大概走三分鐘的路程就好，查理的情緒十分緊張，甚至不自覺牽了杰森的

手，在三分鐘後，我們就能安全了。 

  但在不知不覺間，杰森的腳步停了下來，緊握的手也被放開。 

  「怎麼了？杰森，我們就快到船上了。」 

  「查理，你有事在瞞著我吧？」 

  「為什麼要這麼說？」查理的音量突然變小了許多。 

  「你的手一直在流汗，你只有在說謊或是焦急的時候才會這樣。」 

  「現在的情況的確刻不容緩──等到上船我再跟你說明好嗎？」該死，為什

麼要在這個時候突然聰明了起來？ 

  「查理，我想我還是不要跟著你去好了。」 

  「什麼？ 」他露出了表情錯愕。 

  「……我還想繼續留在媽媽那邊。」 

  「可是這是你小時候的夢想啊？你難道不想要實現它嗎？」他抓住了杰森的

肩膀，力道頗大。 

  「我是想啊，可是你卻什麼也不肯告訴我，我不敢和你一起走啊！」 

  其實杰森早已隱約知道，這次的旅行絕對有什麼問題，從查理願意求他的態

度就能略知一二。一開始，他選擇了答應查理，想說對方可能在途中會願意把心

事說給他聽，但在查理越來越加緊的腳步聲中，杰森的心裡也越來越迷茫。 

  「你難道在質疑我嗎？」他的手瞬間鬆了開來。 

  明明從小到大，不管做什麼杰森都頭會相信他啊。 

  「我沒有質疑你，我只是覺得，我不適合陪你走到船那邊，我太膽小了。 」   

他是喜歡查理沒錯，但他覺得，假如自己摻和了這件事，自己的一切說不定都會

在踏上船的那一刻被剝奪走。這比在融化玻璃時，高溫充斥著全身的感覺還要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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怕。 

  其實杰森不想來也沒關係啊，計畫中原本就沒有他，但查理卻對於杰森的拒

絕感到前所未有的心慌。 

  杰森把他的臉扶正，讓他直視著他， 「這趟旅行，應該是屬於你自己的吧。

我很開心啊，雖然沒有很多沙子，但我已經看見了大海，所以，我的心願已經實

現了。」杰森直視著他的雙眼，那層白霧突然消散的無影無蹤，瞳孔變得和小時

候一樣，又黑又亮，像是能看透世間所有一樣。 

 

  「好吧……到那裡我會寄信給你的。」 

  「就算你寫信給我，我也看不到啊。」他的笑聲裡帶著濃濃的鼻音。 

  「不管，反正你就是要看，而且還要固定回信！」 

  「好吧，我會叫媽媽幫我讀的。」 

  兩人像小時候一樣談笑，直到查理走到了屬於他的船前。 

  「你有辦法走回火車站嗎」 

  「當然，我還是看得到一點東西的。」 

  「回程的錢有嗎？」 

  「老早就準備好了。」 

  「所以你打從一開始就想跑了啊？」 

  兩個人大笑，船上的男人聽到了查理的聲音，確認信件過後便急忙的把樓梯

拉了下來。 

  「你真的會很快回來嗎？」杰森問道。 

  「……大概要等到我父母的風聲全消，很久很久以後。」 

  「是嗎。」他沒有多問，目送了他的朋友上船。 

  「再見囉。」 

  「再會了，我的朋友。」 

  船的蹤影漸漸消失在海的盡頭，只留下了杰森一個人的身影。 

 

  查理如約，養成了每幾個月就寄信給杰森的習慣，即使知道自己的狀況要寄

到那兒有多困難，他也開始靠著正當管道賺錢，把錢全還給了杰森。 

  至於杰森，他的身體不再適合待在工廠內工作，在母親找到了新的人家服務

後，便去了鎮上的教會幫忙，教會轉型後，那裡多了個收容機制，很缺幫忙的人

手，而他們也不是很介意查理的缺憾。 

  即使兩人的生活再忙，仍都懷抱著當年的赤子之心。 

  在那之後，又過了很久很久。 

  久到杰森變成了教會不可或缺的人物，久到查理引以為傲的頭髮開始變得稀

疏，久到梅格阿姨安詳的閉上眼睛，離開了。 

  而追溯期終於過了 

  在經過了好幾次的搭船換車後，查理走向了信封寫的位置，墓園設在懸崖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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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頭出去的話，就可以看得見海。 

  墓碑上刻著的，是熟悉到讓人想哭的名字。 

  「致 在世界上最疼愛我的女人──梅格．威廉士。」 

  他將買來的花放在墓前，久久不能自己。 

  直到拐杖打著草叢的聲音從後頭傳來，旁邊還伴著ㄧ些孩子的嬉鬧聲和女人

的怒吼聲。 

  「你還是回來了啊。」令人懷念的男聲。 

  是書寫了這封信的人。 

  查理慢慢轉過頭，直視著他。 

  「歡迎回來，查理。」不管是小時候也好，老了也好，他的笑容永遠那麼好

看。 


